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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岁 的 张 长 林 正 在 等 待 二 审 判 决 。

2019 年 7 月 25 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盗窃罪、运输毒品罪数罪并罚，

判处张长林死刑。张长林不服，提起上

诉。

两年前，张长林还是江苏某知名高校

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在

同学眼里，担任学生干部、学习认真，多

次获得奖学金的张长林，“优秀，爱好广

泛，热心公益”，“还会编一些小程序赚取

生活费”。

然而，自从张长林交上女朋友后，花

费增多。为了满足女友想买名牌包的愿

望，他在多家不正规网络平台贷款，最终

窟窿越来越大。

为还清债务，张长林在网络上认识了

招 募 运 毒 人 员 的 “ 网 友 ”， 成 为 其 代 理

人，在网上招募人员运输毒品。2018 年 5
月 13 日，张长林与他招募的两人，从西

安来到昆明，在昆明一小区准备找“下

线”出货，警方在云南曲靖胜境关将其抓

获，查获毒品海洛因 10495.7克。

“近年来，网络贩毒活动突出，犯罪

集团利用境外特殊的区域和社会环境，通

过网络招募运输毒品的人员，其中，参与

运毒的年轻人日益增多。”云南省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沈曙昆说。

虚假信息诱骗大批中国
公民到境外运毒

两年前，22 岁的张久朋被朋友杨跃

乐骗到缅甸小勐拉，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

生活。

那是 2018年 2月初，张久朋和杨跃乐

通过网络招募，经人安排，一路乘飞机、

汽车到达云南，从西双版纳州边境偷渡到

缅甸小勐拉。当天，他们的手机和身份证

被人收走，并被几个陌生人看守了起来。

第二天，杨跃乐吞食毒品海洛因后离开。

张久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却无法脱身。

他不知道，两天后即 2 月 6 日，杨跃乐在

昆明一家商务酒店被民警抓获，从体内排

出毒品海洛因 81颗，共 402.3克。

杨跃乐失去联系后，看守张久朋的人

认为杨跃乐吞了他们的货，要张久朋赔

钱。张久朋给父亲、亲戚、同事打电话，

都没有要到钱和借到钱。2月 6日晚，3名

男子和一名女子用车将他带到山上捆绑在

一棵大树上暴打，并用柴刀砍断他的左手

小拇指，拍下视频发给他远在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父亲，要求他

父亲把 10万元打到他们的账户上。

张久朋的父亲以凑钱为借口拖延时

间，向派出所报了警。在山上等到第二天

中午没拿到钱的几个人，挖坑将张久朋埋

了起来，录下的视频发给张久朋的父亲。

备受折磨的张久朋恳求与幕后的“大姐”

通话，表示愿意为“大姐”做牛做马，把

钱还上。眼看张久朋窒息晕了过去，几人

把他刨了出来送到医院，把砍断的手指缝

合好后带他回到小勐拉。

此后，张久朋就成为了“大姐”的

“小弟”，刚开始是削萝卜，削好后拿给其

他人练习吞食；之后，他参与了在QQ兼

职群的招募并看守被诱骗到缅甸小勐拉运

输毒品的人员。在这个团伙里，年龄最小

的张久朋常常因为做错事或说错话被殴

打，他一直在找机会逃离。

2018 年 5 月的一天，他与两名被骗来

运毒的人一起离开缅甸，一路辗转回到老

家。同年 11月 9日下午，张久朋在北京一

网吧被警方抓获。

张久朋所称的“大姐”，是贵州省都

匀市人、现年 51 岁的刘永萍。2018 年年

初，刘永萍偷渡到缅甸小勐拉，在赌场里

认识了比她大一岁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元谋县人邱梅，她比刘永萍较早偷渡到

缅甸小勐拉，靠赌场的洗码费、返点费生

活。赌输了钱的邱梅向刘永萍借，借来的

钱又赌输。在刘永萍的提议下，邱梅向亲戚

朋友借了 2 万元人民币，两人开始合伙做

毒品生意。她们购买毒品，联系毒品买家，

安排毒品运输路线，招募纠集人员，每笔交

易成功后利润一人一半。刘永萍对团伙内

部人员的“奖励”方法是：“网上招募一

人得 3000 元”，“招募来的人吞服毒品并

带毒品成功，可再得 1000 元”；对成功带

毒入境到国内的人员给予 1万元报酬。

经法院审理查明，自 2018 年年初至

2018 年 6 月，刘永萍等 16 人恶势力犯罪

集团在 QQ、微信、贴吧等社交平台发布

“高薪招聘”“带货快速赚钱”等虚假信

息，组织、招募、诱骗大批中国公民经西

双版纳州打洛、勐龙边境小镇偷渡至缅甸

小勐拉、南板，从事走私、贩卖、运输毒

品犯罪 22 起，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达 31 人 ， 查 获 毒 品 海 洛 因 7128.428 克 、

甲基苯丙胺 7714.33克。

据法院审理查明，就在刘永萍大肆招

募运毒人员的同时，在与云南临沧市沧源

县接壤的缅甸南邓特区，因在四川老家昭

觉县新城镇赌博欠债，2018 年年初偷渡

至缅甸躲债，31 岁的石扎阿发也纠集 9
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同样

的方式，先后诱骗 52 名中国公民偷越国

境 ， 胁 迫 实 施 走 私 、 运 输 毒 品 犯 罪 13
起，被缴获毒品海洛因 12768.44克。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雪松指

出，这些犯罪集团长期依托境外特殊环

境，多次组织多人偷越国境后又走私运输

毒品入境，且部分毒品已流入社会，严重

违反了国家毒品管制规定、扰乱国家边境

管理秩序，对人民群众人身安全造成极大

威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今年 5 月 6 日和 5 月 13 日，经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被告人石扎阿发、刘

永萍、邱梅分别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

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

敲诈勒索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3
人的死刑裁定已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同时，判处张久朋有期徒刑 15 年，其余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

等。

为找工作，深陷运毒泥沼

值得关注的是，被告人石扎阿发等 9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诱骗、胁迫中国公民走

私、运输毒品一案中，有 4人为 90后；被

告人刘永萍、邱梅等 16 人恶势力犯罪集

团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偷越国

境、绑架、敲诈勒索等罪一案中，有 12
人是 90 后、95 后，1 人是 00 后。而被招

募的运毒人员也大多为 90后、95后。

“近年来，毒品案件出现了一些新趋

势，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占比大。”李

雪松分析指出，在这其中，无业、寻求就

业的青年被网络上“高薪招聘”“快速赚

钱”等信息诱骗，被犯罪集团安排偷越国

境至缅甸后，遭到强行扣留手机和身份

证、殴打、练习吞毒品、拍摄视频等威

胁，以人体内藏毒、箱包带毒等方式走

私、运输毒品进入中国境内的案件增多。

青年梁爱强就是其中一名。

2018 年 4 月底，梁爱强在百度上输入

“如何来钱快”的字样，很快，就有人联

系他说“不杀人放火，保底 2 万元，可以给

订票”。同年 5 月 2 日，在对方的安排下，梁

爱强偷渡到缅甸南邓，与他联系的男子是

石扎阿发犯罪集团的主要骨干，他和另

外 10 余人把梁爱强带到一栋民房，两天

后，要求他吞毒品，梁爱强拒绝，被对方

殴打，被迫吞了 57 颗海洛因，在偷渡入

境到云南凤庆县途中被警方抓获。

2018 年 5 月，青年李雨 （化名） 在

QQ 群里认识了一个人，此人告诉李雨说

云南有跟车的活儿，每月五六千元的收

入。在对方的安排下，李雨从上海坐火车

到昆明，之后偷渡到缅甸小勐拉。知道上

当后的李雨坚持不吞毒品不带货，被刘永

萍犯罪集团的人员捆绑在凳子上，砍刀架

在他脖子上，让他用微信视频和父亲通

话，要求转款 10 万，并且不许报警，李

雨的父亲先转 5000 元给他，加上李雨向

苏州朋友借的 3000 元，对方才把李雨和

另一名吞了毒品的人员送回中国。临行前

还让他们对着手机录下视频说：“这是毒

品海洛因，是自愿带回中国的。”

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社交平台自律

“大量青年被诱骗到境外运毒的问题

应引起高度重视。”作为石扎阿发的二审

辩护人，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春

光指出，“赤裸裸的运毒信息出现在网络

社交平台上，暴露出网络监管的漏洞”。

根据多名被告人陈述，只要在 QQ 里

输入“缺钱”“来钱快，快速上岸”等词，就可

以加入到“贷款群”“兼职群”“带货签单”

“走投无路”“借贷群”“缺钱干一票”等群

内，群里发布的招募信息内容有：“急招出

差人员，薪酬 1万，没有胃病，肠炎，年龄 20
岁左右，体重不低于 100 斤”“到云南带货，

每次 1 万元，报销车费”“要大胆、听话”。发

布 这 些 信 息 的 网 名 各 式 各 样 ，甚 至 还 有

“黄赌毒一条龙服务”的网名。

这些“月薪 8000 元至 1 万元”的信

息，吸引了不少找工作、想赚钱青年的关

注。他们中有吸毒人员、刑释人员、无业

者、身患疾病者、怀孕哺乳期妇女、未成

年人等。

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禁毒委禁

毒专家库成员莫光耀看来，许多年轻人因

生存压力大或其他原因铤而走险，陷入贩

毒的泥沼。这些问题显示，毒品预防教育

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偏远农村针对流

动青少年的教育还是空白；毒品教育措施

不够有力，方法较为简单。他认为，在毒

品预防教育的同时，还应该加强青少年的

法制教育、生命安全和网络安全教育。

据不久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的 《2019 年 中 国 毒 品 形 势 报 告》 显 示 ，

目前，网络贩毒活动突出。2019 年共破

获网络涉毒案件 6957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2万名，缴获毒品 2.9吨。走私贩毒人

员携带毒品、当面交易的接触式贩毒模式

已越来越少，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勾联、线

上交易毒品，采用手机银行、微信、支付

宝转账等网络支付方式付款，通过寄递渠

道运送毒品的网络贩毒模式已成新常态；

为规避公安机关查处，一些吸毒人员利用

网络社交软件建立“毒友群”，用虚拟身

份、暗语交流，进群后要直播吸毒，不参

与直播吸毒，或不购买毒品就被踢出群。

“网络贩毒的新情况已引起云南检察

机关的重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沈曙昆说，目前，云南检察机关梳理出境内

外不法分子引诱犯罪的惯用手段，在被招

募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场所，结合普法教

育，法治宣传进校园，运用“两微一端”新媒

体，进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

同时，云南检察机关还运用检察建议

督促网络社交平台、网络信息搜索发布平

台、智能终端即时通信服务平台对其所登

载的信息进行自律把关、筛查过滤，并定

期向平台用户端推送禁毒、防毒相关法律

政策，加速升级完善敏感信息监测及账户

实名审核机制，尽可能清除冒用他人身份

注册、一人多号、频繁换号的情况，以此

来降低网络招募的风险。

赤裸裸的运毒信息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暴露网络监管漏洞

警惕网络“高薪招聘”成为青年运毒陷阱

汤春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太辛苦了，要带好一个孩子真是非

常难。”在北京读大学的楚楚，自从去年

12 月底放假回家，至今还未开学，照顾

弟弟这么久以后，她感慨做父母太难。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大学生进

入了居家学习模式，一些二孩家庭的大学

生与年龄差距 10 多岁的弟弟妹妹、表弟

表妹有了全时段的相处机会。帮家长带

娃，让这群年轻人迅速成长。

起早贪黑，原来带娃这么累

这段时间，楚楚常被妈妈夸奖是个好

姐姐，但她却高兴不起来。弟弟有时早晨

5 点多醒来，楚楚就要起床准备早餐，陪

着 3 岁的弟弟玩了一上午，下午妈妈又安

排她接着照看。

“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吧？”楚楚气恼

地和妈妈吵了起来，家人的赞赏有时会让

她怀疑，好像只有带弟弟的时候才有自我

价值。在校时，自己是生活的中心，现在

却不得不考虑家庭中的角色，全天带娃，

难免影响到自己上课学习的时间。

胡齐今年大二，一岁半的弟弟早上 6
点多就会醒，爬到他的床头扒拉。因为父

母一早就出门上班，胡齐为了照顾弟弟完

全没办法上早课。第一次给弟弟换纸尿裤

时，胡齐对着哭泣的小宝宝手足无措，只

能一边电话问妈妈，一边照着做。胡齐有

时会问父母，“我小时候也这么调皮吗？”

“当然了，你小时候也一样。”哄弟弟睡觉

时，胡齐要抱着他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

走，有时一抱就是半小时，胳膊都酸了。

因为学校要求居家锻炼打卡，胡齐在

家里铺好了健身垫，刚刚躺好准备做动

作，弟弟就从房间飞奔过来，顺势骑在他

身 上 ， 然 后 双 手 “ 啪 啪 ” 地 打 他 的 脸 ，

“真 的 受 不 了 ， 小 孩 子 打 人 不 知 道 轻 重

的 ”。 看 见 切 西 瓜 的 刀 ， 弟 弟 哭 闹 着 要

玩，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弟弟，胡齐

的内心有些崩溃。

今年 24 岁的小芮正在读研究生，有

一个比自己小 13 岁的妹妹，疫情在家，

小芮担负了妹妹的学习监督和课业辅导任

务。有时候正和朋友聊得开心，妹妹进来

问问题，她只好立马停下来给妹妹讲题。

有一次正逢生理期，小芮准备回家躺着休

息，谁知刚打开家门，就被妹妹叫住，要

给她听写语文生词。看着妹妹那么积极的

份儿上，小芮忍着疼痛给她听写完了生

词。

科学育儿，妈妈觉得我带
得比她好

熟悉楚楚的朋友都知道，她是朋友圈

里 的 “ 晒 娃 狂 魔 ”， 这 一 次 她 更 像 一 个

“育儿专家”。待在家中照顾弟弟时，她关

注了育儿公众号，看育儿书，同时学习儿

童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起初，家人并

不理解她费心费力“照书养”的做法。

弟弟今年 3 岁，有些敏感，听到鞭炮

的声音都会吓得不行，外公觉得小孩子太

胆小了不好，楚楚很不同意：“他就是这

个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改变他呢？”

在楚楚看来，胆小也有胆小的好处，

不会去做冒险的事。回家后，楚楚发现弟

弟喜欢边看电视边吃饭，决定改掉他这个

坏习惯。一开始，弟弟不停哭闹，妈妈也

埋怨。楚楚坚持自己的做法，不断转移弟

弟看电视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弟弟能够

关闭电视独立吃饭了。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孩子不乖，是因

为父母没有努力去做，他们才觉得没有办

法。”帮弟弟养成了更多好习惯，楚楚也

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正在读研究生的尹紫有个 14 岁的弟

弟。在她看来，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爸妈

的陪伴，弟弟都比自己获得的更多，但父

母教育他的严厉程度却不如自己，弟弟的

学习习惯比自己更差，也缺少一些坚持的

精神。

教弟弟做 PPT、学习报、背单词等，

弟弟学业上的大事小事都由尹紫来辅导，

同时也帮助弟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尹

紫说，父母和自己的教育理念大体上一

致，在具体执行上却不够严格，他们总是

抱着“做不到就算了”这样的想法。尹紫

的想法则是，凡事都要坚持不懈，不能轻

言放弃。

陪弟妹成长，我也长大了

胡齐曾经很害怕小孩子，第一次看见

小孩子都不敢抱，又轻又软的，觉得一不

小心就会碰伤他。换衣服，穿尿裤，喂

奶，还要带他玩，现在胡齐带孩子越来越

熟练了。

“太累了，太烦了，但是也给我带来

很多快乐。”看着弟弟对着自己撒娇，抱

着自己的大腿，奶声奶气地叫哥哥，胡齐

觉得很温暖，很治愈，看着弟弟的成长，

自己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刚得知自己有弟弟时，楚楚和父母吵

了一架，觉得他们没有和自己商量，也没

有考虑弟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压力。当楚

楚第一次主动抱起弟弟时，她突然觉得自

己和这个小生命有一种“联结”，心里的

感性占据了主导，只想着去陪伴他、照顾

他。“我有时候会分不清姐姐和妈妈的角

色”，总是想要给弟弟最好的东西，楚楚

觉得，她好像把弟弟当成了另外一个自

己。

在小芮看来，妹妹的性格和自己大相

径庭。自己从小不哭不闹，是别人口中

“安静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总被父

母教育要谦虚忍让，察言观色，做事也容

易犹豫不决。在接受了妹妹和自己性格秉

性不同的事实后，她认识到性格不同也不

是坏事，教育小孩子还是要因材施教。

最新的网络热点，二次元的“梗”，

弟弟比作为大学生的尹紫知道得更多，也

因此成了她了解 00 后的窗口。现在不管是

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年轻化的思维，尹紫

觉得弟弟对于自己知识的更新特别有帮

助。很多人对生孩子养孩子没概念，尹紫自

己亲身体验过后，感受到了养育小孩的辛

苦，也更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

“我以后也要生两个孩子。”尹紫肯定

地说，两个孩子可以相互扶持，家庭氛围

更好，对小朋友共情能力、心理健康等方

面都是有好处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大学生均
为化名）

帮带二孩让大学生在“崩溃”中成长

□ 胡 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前不久，民法典关于“离婚冷静期”

的设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仅微博相关

话题阅读量就高达 12.9亿次。

我注意到，有不少网友建议，既然有

“离婚冷静期”，更应当设立“结婚冷静

期”，因为没有结婚也就不存在着离婚之

说，年轻人更应该在结婚之前，认真冷静

地思考一下，是不是出于情感“冲动”才决

定要结婚的，避免发生一些刚领完证就后

悔、酒席都没来得及办就离婚的现象。

当然，这样的逻辑也并不十分严密，

结婚和离婚之间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其中的因素显然

也更加曲折、复杂。在此，我无意去探讨

国家立法层面的合理性，更想从教育系

统和社会总体幸福指数的角度去做一些

讨论。

应该看到，婚姻的满意度关乎个人

和家庭的福祉，而人们总体婚姻的幸福

感也会产生累积效应，增加社会总体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离婚率的不断走高，从

隐性层面来说，就可能意味着社会总体

幸福指数的降低。

比尔·盖茨曾谈过他的投资观，他认

为，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就是婚姻。但人们

对 婚 姻 问 题 的 讨 论 ，却 从 来 不 像 讨 论

GDP 那样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具象一点

说，很多人更愿意思考怎么去投资股票，

怎么去买理财产品，而且讲起来也头头

是道，却很少愿意思考怎么让自己未来

的婚姻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如果说人生前半段的十几年时间都

在学校里接受知识的灌输，后半段实际

面对的除了工作问题，更多的是生活问

题、家庭问题。然而，对于我们的人生极为

重要的婚姻问题，教育却是从来都不会过

问的，更多的是靠个人“自学成才”。平心

而论，在学校学习的生涯中，我们更喜欢

讨论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之纳入就业和

创业教育系统，很少正大光明地讨论婚姻

规划、幸福生活之类的话题，乃至教授这

样的一门课程，换言之，婚姻生活规划在

教育系统中总体是偏废的。

这导致的结果是，与专业知识的系

统性、深度性相比，我们对婚姻的认识大

都是肤浅的、零散的、碎片化的，或是受

到影视作品或小说的片面影响，或是受

到家长经验的灌输。然而，时代处在不断

发生变化中，一些父辈的人生经历与年

轻人的实际需求之间也存在着错位，老

一辈的经验可能存在局限性，并不具备

绝对的适用性。

更为尴尬的是，在没有接受过任何

系统的婚姻规划教育的前提下，很多毕

业生在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之际，就

在父母的“催逼”之下，直接面临相亲与

结婚的现实要求。现实中，很多人在相亲

之前也未必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

定位，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找个什么样

的人，遑论接受一些专业方法的指导。

老话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

郎。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更

是一种战略投资，婚姻失败，离婚就直接

意味着财产的分割，不管是对男性，还是

对女性而言，都是如此。当然，婚姻也是

一种超经济的行为，不是单一的投资与

收益这么简单，还需要进行多维度、多方

面的考量。毕竟，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是单

点对单点的沟通，彼此的关系比较简单，而

一旦决定结婚，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其实就

成了两家人之间的并购。因为关起门来，回

归家庭生活，双方都会裹挟着彼此家庭

的基因、习惯，乃至思维模式。

说到底，婚恋规划既是一种思想和理

念，也是一种技法和策略。不同的人对婚

恋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它

应该形成一套融合相亲、恋爱、结婚、感情

维系和法律援助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

系，并且在直面批评和修正中不断地完

善，从而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引导和启示。

或许整个教育系统对于婚姻幸福的

关注、研究和把握还不够，无法形成有针

对性、切合实际需要的课程体系，自然缺

乏讲授这门课的自信，又或者主观上认

为，婚姻幸福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不

必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系统来教授。但

从提高社会总体幸福指数上来，教育不

应该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在争论法律规

定是否对离婚自由产生限制的同时，也

不妨从源头上反思一下，教育对于年轻

人的婚恋规划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

不
妨
让
婚
恋
规
划

成
为
一
门
必
修
课

7月 4日，毗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西湖

园公园，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草坪上野餐休

闲。当日 0时起，北京市低风险地区人员出京

不再要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